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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 
 
请联系Sauver la planète, penser les futurs possibles 这一个文化主题，对下面两篇文章进
行综合分析。 
 
 

Document 1 
 
生产队就在大山缝脚下，从站的地方望上去，森森的林子似乎要压下来，月光下只觉
得如同鬼魅。我问：“这是原始森林吗？”肖疙瘩望望我，说：“不屙尿？”我说：
“看看。这森林很古老吗？”肖疙瘩忽然很警觉的样子，听了一下，说：“麂子。”
我这时才觉到远远有短促的叫声，于是有些紧张，就问：“有老虎吗？” 肖疙瘩用手
在肚子上勾一勾，说：“虎？不有的。有熊，有豹，有野猪，有野牛。”我说：“有
蛇吗？”肖疙瘩不再听那叫声，蹲下了，说：“蛇？多得很。有野鸡，有竹鼠，有马
鹿，有麝猫。多得很。”我说：“啊，这么多动物，打来吃嘛。”肖疙瘩又站起来，
回头望望远处场上的火光，竟叹了一口气，说：“快不有了，快不有了。”[…]肖疙
瘩忽然在月光下看定了我，问：“你们是接到命令到这里砍树么？”我思索了一下，
说：“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建设祖国，保卫祖国，改变一穷二白。”肖疙瘩
说：“那为哪样要砍树呢？”我们在来的时候大约知道了要干的活计，我于是说：
“把没用的树砍掉，种上有用的树。树好砍吗？”肖疙瘩低了头，说：“树又不会躲
哪个。” […] 
 
第二天一早，[…]饭吃好了，队长来发锄，发刀。大家把工具在手上舞弄着，恨不能
马上到山上干起来。队长笑着说：“今天先不干活，先上山看看。”大家于是跟了队
长向山上走去。 […] 
 
山上原来极难走。树、草、藤都掺在一起，要时时用刀砍断拦路的东西，蹚了深草走。
女知青们怕有蛇，极小心地贼一样走。男知青们要显顽勇，劈劈啪啪地什么都砍一下，
初时兴奋不觉得，渐渐就闷热起来。又觉得飞虫极多，手挥来挥去地赶，像染了神经
病。队长说：“莫乱砍，虫子就不多。”大家于是又都不砍，喘着气钻来钻去地走。
走了约一个多钟头，队长站下来，大家喘着气四下一望，原来已经到了山顶。沟里队
上的草房微小如豆，又认出其中的伙房，有烟气扭动着浮上去，渐渐淡没。远处的山
只剩了颜色，蓝蓝的颠簸着伸展，一层浅着一层。大家呆呆地喘气，纷纷张着嘴，却
说不出话。我忽然觉得这山像人脑的沟回，只不知其中思想着什么。又想，一个国家
若都是山，那实际的面积比只有平原要多很多。常说夜郎自大，那夜郎踞在川贵山地，
自大，恐怕有几何上的道理。  
 
队长说：“你们来了，人手多。农场今年要开万亩山地，都种上有用的树。”说着用
手一指对面的一座山。大家这时才看出那山上只有深草，树已没有。细细辨认，才觉
出有无数细树，层层排排地种了一山，只那山顶上，有一株独独的大树。李立问：
“这些山，”用手一划，“都种上有用的树吗？”队长说是。李立反叉了腰，深深地
吸一口气，说：“伟大。改造中国，伟大。”大家都同意着。队长又说：“咱们站的
这座山，把树放倒，烧一把火，挖上梯田带，再挖穴，种上有用的树。农场的活嘛，
就是干这个。”有一个人指了对面山上那棵大树，问：“为什么那棵树不砍倒？”队
长看了看，说：“砍不得。”大家纷纷问为什么。队长拍落脸上的一只什么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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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树成了精了。哪个砍哪个要糟。”大家又问怎么糟？队长说：“死。”大家笑起
来，都说怎么会。队长说：“咋个不会？我们在这里多少年了，凡是这种树精，连树
王都不砍，别人就更不敢砍了。”大家又都笑说怎么会有成精的树?又有树王？李立说：
“迷信。植物的生长，新陈代谢，自然规律。太大了，太老了，人就迷信为精。队长，
从来没有人试着砍过吗？”队长说：“砍那座山的时候，我砍过。可砍了几刀，就浑
身不自在，树王说，不能砍，就不敢再砍了。”大家问：“谁是树王？”队长忽然迟
疑了，说：“啊，树王，树王么——啊，树——”用手挠一挠头，又说：“走吧，下
山去。大家知道了，以后就干了。”大家不走，逼着问树王是谁，队长很后悔的样子，
一边走，一边说：“唉，莫提，莫提。”大家想那人大约是反革命之类的人，在城里
这类人也是不太好提的。李立说：“肯定是搞迷信活动。农场的工人觉悟就这么低？
他说不能砍就不砍了？”队长不再说话，默默地一直下到山底。 
 

阿城，《树王》，（1985年 ）,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 年 
 
注：阿城（1949- ），出生在北京，中国当代作家 ，常被列为寻根文学作家。代表作有《棋
王》，《树王》，《孩子王》。文化大革命时，高中学业中断，先后被送到山西和内蒙古插队，
后去云南建设兵团农场落户。《树王》的故事取材于他在云南的所见所闻。 

 
 
 

Document 2 
 
老孙住在十七楼，正对着大路，没遮没拦的，要是一觉醒来天还没亮，那准是起霾了。 
窗外一片晦暗，使劲望出去，才能看见朦朦胧胧的楼房，在灰黄的背景间露出轮廓，
像是砂色的凸版画，路上的车都开着大灯，喇叭响个没完，在交叉路口车挨着车，乱
成一团。天和地没了界限，人和人也不分明，都那么灰头土脸的，罩着个带过滤嘴的
面具，跟猪头怪物似的，成群结队地在道上走着，倒是比开车要快。老孙简单梳洗了
一下，带上全副家伙，出门前没忘记把桌上的镜框擦一擦。  
他跟电梯间的小女孩打招呼，小女孩也跟他打招呼，隔着一层头纱。  
“今日气温 12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 64%，能见度小于 2公里，空气污染指数 680，属
于重度霾，请出行人士注意安全，老人、婴幼儿及呼吸道疾病患者请勿外出……”  
老孙笑了笑，戴上面具，走出电梯间，他今天还要跑好几个老地方。  
骑上电力轻便单车的他，灵活地穿梭在龟速前进的车流缝隙间，许多小孩拍着车窗，
兜售着报纸杂志，却没有人擦车，这霾还要持续个把星期，擦了也白擦。  
透过面具的防护镜，他勉强能看清前面几十米的路，再远就看不清了，像是有人从城
市上空不停地倒下灰土，上面的颜色倒比地面的重，脏兮兮黏乎乎的，尽管隔着过滤
面具，可似乎有一种感觉，那些霾是无孔不入的，可以穿透那几十层纳米高分子材料
过滤膜，钻进鼻孔，钻进毛孔，钻进肺叶，钻进血管，然后流遍全身，塞满整个胸腔，
让人喘不过气，脑子也像是一锅混凝土，搅不动，转不开。  
人倒像是寄生在霾里的虫子。  
每当这个时候，老孙就会想起以前带着老伴时的情形。  
“我说老孙啊，慢点儿开，又不着急……”  
“嗯。”  
“老孙啊，前面小卖店停一下，我买瓶水给你喝……”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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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孙，你怎么都不说话，要不给我唱个歌吧，你以前不是挺爱唱歌的吗……” 
“嗯。”  
到了，老孙把车停在路边，走进了那座体面的大楼，许多穿着体面的男男女女进进出
出，脸上都戴着过滤面具，也省去了打招呼的麻烦。大厦管理员倒是对他很客气，说
今天客梯坏了一部，人比较多，坐后面的货梯上去吧，就是得多爬几层。  
老孙笑笑说没关系，当然管理员看不见。  
他搭货梯上到 28 层，又换了楼梯爬上顶层天台。气有点喘，但是不打紧，从这座高楼
的顶端更能够清楚地看到霾的形态，那吞噬整座城市的气溶胶颗粒，仿佛原生质般稠
密，一动不动。  
老孙开始解开随身的提包，将各种精巧的仪器取出，安装好，他并不清楚这些仪器的
工作原理，但他懂得记录，温度、气压、湿度、能见度、可吸入颗粒浓度等等，不一
而足，都是一些经过充分改良的民用型号，精度降低，但便携度大大提高。  
他眺向西北方，那本应该是一些巨大的宫殿和洁白的佛塔，而今却如别处般一片混沌。
他记起了秋日的景象，漫山遍野的红叶，层层尽染，衬着清爽的蓝天，白塔，落叶，
倒影在碧色的湖面，宁静而空灵，还飘过声声鸽哨。  
他俩坐在湖心的小舟里，船缓缓地转着圈，浆划出涟漪，荡开落叶。金色的光洒在水
面上，粼粼熠熠，她也是一身金光。 
“难得有这么舒坦的天儿，孙，唱个歌儿吧……”  
“好久没唱了……” 
“我记得咱二十年前也在这儿划过船，都二十年了……” 
“是啊，老李他儿子也差不多这么大了……” 
“……”  
“我，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没意思。” 
“好，没意思咱就回去。” 
“……他也该有十岁了……”  
“不是说了不提这事吗……” 
“孙，我还是想听你唱歌……”  
“算了，回去吧。”  
时间到了，记录好数据，老孙开始收拾东西，他知道，与此同时，还有百来个跟他一
样的人，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干着同样的事情。他们都属于一个民间的环保组织，
官方注册名称为“城市灰霾现象研究及防治协会”，私下的名字简短好记，就叫“霾
协”，标志是一扇黄色的窗户，由一杆雨刷器刷出一片蔚蓝。  
霾协既不像某些绿党那么激进，但也并非那种替政府摇旗呐喊的吹鼓手，他们身份暧
昧，行事低调，成员人数缓慢而持续地增加着，他们偶尔会在媒体露面，但谨言慎行。 
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和风格，但并不是所有的观点都能被接受。 
霾协只表达能被友好接受的部分：霾除了生理层面的危害之外，还会导致心理层面上
的隐患，这一点可能容易被忽视，但影响更为深远。  

 
陈楸帆 ,《霾》（201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 年 

 
注：陈楸帆（1981- ），广东汕头人，中国更新代科幻作家。作品曾多次获中国科幻小说银河
奖以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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